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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曹七巧的悲惨命运的形成

[摘要] 中篇小说《金锁记》是张爱玲创作于1943年的颠峰之作，故事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人性变异的女性形象，她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她无所顾忌，“一狠到底”有些“狂女”的意味。曹七巧本来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平民女子，为了金钱而嫁入豪门，变成了一个疯狂占有金钱，扼杀子女幸福的“疯子”。压抑的情欲和金钱欲的扩张使她人格扭曲，最终成为封建礼教和拜金主义供台上血淋淋的祭品！她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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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中文化内蕴最为丰厚的作品，刻划了一个阴鸷毒辣的母亲形象—曹七巧，把金钱异化人性的力量叙述得惊心动魄。作品深刻而具体地表现了在金钱和利益关系的支配下母性的堕落与丧失。讲述了主人公曹七巧由于自身不幸的婚姻遭遇以及被金钱毁灭，到头来又毁灭自己新生儿女的婚姻和幸福的悲剧故事，将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描绘得淋漓尽致，将人性的荒诞诠释到极致。

一、从曹七巧肖像的描摹体会张爱玲对人物悲剧的刻划

故事发生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的大上海，当时的社会风雨飘摇。新旧观念相互碰撞，各种封建制度在人们生活中还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它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曹七巧就是生活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七巧是麻油店主的女儿，出嫁前也是柜台前远近闻名的麻油西施，“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流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的朝禄，他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裁缝的儿了。”①无疑，那时的七巧是美丽的，虽然泼辣、粗鲁、但她充满青春，充满热情，像所有的少女一样，她有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想象，她活力四射。正是这样一位妙龄少女，即将成为一个可悲的可叹而又可怜的受害者和受虐者，一只摆在祭坛上的供品。

二、曹七巧的悲剧根源

曹七巧生不逢时，在那苍凉昏暗的旧时，兵荒马乱的年月，女性在自身出生的家庭中充当的最有价值的角色，是换取金钱的牺牲品，七巧的不幸在于父兄都是自私贪财的人，把她嫁给了有钱有权的姜家二少爷，一个得了“软骨症”的残废男人，姜家在当地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七巧由于出自低微，从她跨进姜家大门一开始就名不正言不顺，只是作为一个姨太太而已，最终万般无奈之下才扶了正，名为“少奶奶”，实为“高级丫头”，名为“嫁”实为“卖”，曹七巧的婚姻在她的眼里只是一桩交易，她只是以青春幸福爱情新情为代价和魔鬼作了一场肮脏的交易，卖掉了自己的一生，换回的只是一场春梦，得到的也只是一点金钱。因此，在她生命中，天平理所应当倾向于金钱，而不是家庭，不是亲情。因为代价太大，这个钱是用她一生换回来的，挣得太辛苦，她的悲剧从她一跨进姜公馆就已开始，并且一步步跌入万丈的人生深渊。由此可见，腐朽的旧式家庭和荒谬绝伦的旧婚姻制度以及世态炎凉的人情世故都是七巧悲剧的根源所在。

三、时间的延展，充满了人物与时间性和命运的妥协与厮杀

年轻时的七巧是麻油店的活招牌，她美丽、要强、泼辣、粗鲁，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她嫁到姜家时也有着正常人的人性，她也渴望被认可、被人理解、被人尊重，七巧自己也知道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因此和新来的人分外亲热些，倚在兰仙的椅背上问长问短，携着兰仙的手左看右看，夸赞了一回她的指甲。兰仙早看穿了七巧的为人和她在姜家的地位，微笑尽管微笑着，也不太答理她，七巧自觉无趣，转身到阳台上来，拎起云泽的辫梢来抖一抖，云泽啪的一声打掉她的手，恨道：“你今儿真的发了疯了！平日还不够讨人嫌的？”②本来，七巧就是下层平民出身，长期生活在小商贩家庭的市侩气氛之下，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她，心胸能有多宽阔呢？姜家给予她的地位和待遇与她少女时代的生活所形成的反差，更是最大限度的激发了她长期在潜意识里根深蒂固的自卑，她忍受着人们的鄙夷，处处防范算计，用一种泼辣、放肆的嘲骂来维护自身“二少奶奶”的地位，慢慢地，她变得更加敏感多疑，尖酸刻薄了。就如她嫂子所说的：“没出嫁的时候不过要强些，嘴头子上琐碎些，就连后来我们去瞧她，虽是比以前暴躁，也还有个分寸，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儿是人心的地方。”③其实，从她嫁进姜家第一天开始，她的人生悲剧序幕就从此拉开了，时间的存在，就好比是游荡在深宅大院里的冤魂一般，将七巧的命运，推向“一级一级，通向没有光的所在”④“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青的时候有达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后之后几年，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就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明禄、她哥哥结拜的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话只是喜欢跟她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擦试，由于持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⑤这是曹七巧在属于她的最后的一段时间里的回忆，或许是她泯灭了多年的良心的回光返照，通过时间的延展，曹七巧最终明白，无论她选择当年她的无数仰慕者之一还是姜家奄奄一息的二少爷，她的命运都是成为封建家庭的附庸，世俗生活的奴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只是悲剧的分量，可能有所减轻而已，并不是就此皆大欢喜了—男人只是“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姜公馆最终成为了七巧青春的葬身之地，她的命运就如“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怅。”

四、曹七巧性格的黑暗、卑微、狭隘、丑陋

曹七巧在嫁入姜家的最初，也许，并非有自我的追求与希冀。准确的说，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苏醒，是埋藏在潜意识里的，直到遇见了姜季泽。先天缺陷的丈夫并不能带给她作为女人的尊严与幸福，这个时候，曹七巧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正常人，她的“本我”欲求自然的凸现出来了，也一度得到了短暂的满足。当七巧发现季泽不可靠时，她就开始疯狂敛财，变为吝啬而尖刻，幻灭和绝望将七巧彻底推向疯狂而畸形的报复——因为自己情欲的丧失而剥夺、毁灭儿女的婚姻和家庭。姜长安、曹七巧的女儿，她的悲剧与她的母亲相比，来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她是母亲被压抑的，那不可告人的欲望转移后的理想发泄对象。戕害她的，是她的母亲，更是被母亲所认同的，那个残害了好，又抛弃了她的时代。在长安的身上，封建社会的标记深刻的烙在她的身上，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她的那双不伦不类的小脚和她那抽大烟的嗜好，这是母亲一时兴起而给予她的最初和最大耻辱。女人的小脚，男人的烟枪。这两个重要的意象是传统意义上被驳斥和摈弃的所谓“国粹”，这里也不例外，并且它们对一个无辜的弱女子的毁灭，使它们含义愈发的丑恶，更丑恶的是，这样的毁灭，居然是以母爱的名义，而这样的被毁灭，亦居然是以孝道的名义。曹七巧对长安的毁灭，是找到发泄的欲望的合理出口，是出于一个衰老的妇人对女儿青春年华的嫉妒，是出于对金钱强烈的控制欲。而长安遭遇被毁灭，是因为她从小生长在那口舌是非不断又烟雾缭绕的家庭里养成的赢弱病态的性格，是因为母亲嗜财如命而断送她接受新式教育机会的遭遇，是因为她那双中途夭折的小脚和一杆葬送她的健康和爱情的烟枪。长安的悲剧是根植于血脉相连的家庭。更加悲惨的是，长安同样是一个失败的叛逆者，她的方式与意愿较之于她的母亲，也更加的胆大和光明，而下场，依然是步了母亲的后尘。

七巧的两个儿媳，芝寿与绢，同样难逃厄运，七巧对儿子不正常的母爱，怀着变态的污秽的心理引诱，逼使儿子说出夫妻私事，并以将隐私公开放大为乐事，结果，在七巧丑恶的虐待与凌辱之下，两个儿媳先后被置于死地。

母亲这一主题，在文学世界里，往往是永恒的，光辉的，伟大的，宽容的，美好的，在《金锁记》里却是黑暗的，卑微的，狭隘的，丑陋的。人类基本的母性在七巧身上丧失殆尽，变异人性的丑恶达到了极致。她把这个家变成了一个畸形的，疯狂的世界，然而她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最终只能伴着现实与心灵的孤寂走向生命的终结。

张爱玲将曹七巧成功地打造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形象，《金锁记》也因此被傅雷誉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而夏志清更是称赞《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在《金锁记》中曹七巧人性异化的过程，其实正是几千年来男权社会中女性原生态的映衬，这个凄凉悲惨的故事，将带给我们更多的对人性，对人生意义深层的分析与思考。

注    释：①②③④⑤、张爱玲《张爱玲精选小说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5版P55页、P32页、

P38页、P54页、P55页

参考文献：1、杨联芬 《中国现代小说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年2月第1版

2、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月刊》1944年

3、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9年

4、《张爱玲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内容仅供参考，如需原创论文和发表职称论文请联系QQ17304545 微信：17304545  微信：LUNWEN668

